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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珠泉
去西王铺报到那天，我在山口等了大半天，才搭上

一辆进山的拉煤车。山路曲里拐弯，车子颠簸晃荡，30
来里的路程走了两个多小时。扛着行李进了学校已近
正午。校长忙接过我肩上的行李，说桂叶早盼着你来
了。桂叶是村里雇用的代课教师，家离西王铺不远。

走过去时，桂叶已笑吟吟地等在门口了。
在拉煤车上坐了几个小时，我感觉浑身的每个细

胞都灌进了煤屑，只想痛痛快快洗一把。桂叶从瓮里盛
了半瓢水，倒进水瓮旁架子上的盆子里，让我洗。我从
网兜里取出自己的盆子，说自己来。正要到大瓮那边盛
水时，没提防桂叶已将那点水倒进了我的盆里。我心里
就有些不痛快，这么点水，怎么洗呀？想说句什么又觉
得不妥，于是只象征性地洗了洗手。

晚上睡觉前，我盛了大半盆水准备洗脸，桂叶本来
忙着写教案，见我用水，扭过头看了好
一会儿。躺下后，她对我说，这村吃水紧
张，以后咱俩洗脸就伙用一盆水吧。我
想，犯得着这么抠门儿？见我没吱声，桂
叶又说，这村水比油还贵，挑一次不容
易。

以后的几天，我俩虽伙用一盆水，
桂叶却总是让我先洗，用水多少也由我
掌控。每天早晨，我像在家里一样，先倒
上大半盆冷水，再从暖瓶里掺些热水。
我洗完后，桂叶将水倒进自己的盆里再
洗。她用过的水也不会马上倒掉，先洒
了宿舍的地，然后端着盆沿教室门口询
问：“哪个同学还没讲卫生，出来吧。”直
到确信每个学生都洗过脸后，才将剩下
不多的水一泼一泼地洒向教室的地。

我俩的吃水，校长安排高年级的学生挑。每天上午
做课间操时，几个大一点的男生担着水桶向村北的山
路走去，快上课时才挑着水回来了。村子壮劳力都出去
打工了，挑水这种活儿打小就落在孩子们身上。

有个星期天，桂叶回家去了。我一个人没事，翻出
平时积攒下的脏衣服准备大洗一番。可看了看水瓮，水
也没多少了。我迟疑了一下，挑起担子朝村北孩子们挑
水的方向走去。上了一道坡，又翻下一条沟，见前面沟
的尽头围着几个人，有人挑着担子正往那儿走，我也跟
了过去。走到那里停下，就有人跟我打招呼，小吴老师，
你自个儿来挑水呀，咋不打发娃们来呢？我笑了笑，说
没事干，顺便也来看看。一个老头儿说，回去吧，你挑不
动，水让他们送。我摇了摇头。

放下水桶，我慢慢靠近围着的人群。这里哪有什么
水井？只是一眼泉。泉水从崖壁的缝隙里渗出，慢慢聚
到壁下的一个小坑里。刚才跟我说话的老头蹲在那里，
右手握着一个白瓷缸，等水蓄得差不多了把水舀到瓢
子里，瓢满了，再倒进桶里。每舀一缸水，水坑儿几乎见
了底。我瞅着那个崖壁，看着泉水一点点渗出，一点一
点往坑里蓄积。我呆住了，心想，这里的人们就这样等
水？

我忽然想起了那些挑水的学生，便问，学生们平时
也这么等水？那个老头儿笑笑说，“娃们用不着等，娃们
是给老师挑水，课前往这里放个小铝盆，就算人已来
了，水蓄满了，有人会给他们准备上一担。”我呆呆听
着，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正愣怔着，老头儿把他的
水倒进了我的桶里，抬头对一个年轻人说：“去给吴老
师挑回去。”

“这怎么好呢，还是您用吧。”我不好意思地说。
那年轻人早挑起我的担子，颤颤悠悠地往前走了。
那天回去，我也没去洗那些积攒下的衣服，把它们

收在一个包里，心说还是带回家去洗吧。那以后，再和
桂叶伙用一盆水洗脸时，我倒的水也刚好淹住盆底。洗

过脸后，还要将水洒了宿舍，再淋教室。
到了冬天，吃水就更困难了。泉眼四周结着冰，几

乎舀不着水了。村里专门派出一个村民负责给我们从5
里外的河沟拉水，隔几天送上一大罐。到了数九寒冬，
拉回的就是一块块冰了。怕把冰弄脏了，那个村民从罐
子里取冰时，总是用一个干净的塑料袋装好，慢慢放入
我们的水瓮。我们用水时，锅里先留点水，然后从瓮里
捞出冰块，放进锅里加热。这样的水，觉得更珍贵。

如今，离开西王铺已有20多年了，那眼泉却还是流
淌在我心里。我把它叫作珍珠泉。

水晶饼
第一次见到水晶饼是在桂花嫂的饭桌上。桂花嫂

的儿子是我的学生，她的大女儿出嫁那天，我们几位老
师自然也被请了去。西王铺有个不成文的规定，谁家有
事办席面，必得有老师在场。我那时虽然只有18岁，但

到哪家都被当作贵客。
桂花嫂安排我们坐在首席上，选了两

位她家有脸面的亲戚作陪。招呼大家入座
后，桂花嫂对我说：“小吴老师刚来，您可千
万不能客气，一定得吃好。”来西王铺后，这
里的大婶见了我一律称呼“您”，尽管她们
明显比我大十几二十几岁。我常常还没应
承脸就红了。

坐我们这个桌的，有村长、校长、桂花
嫂在市里上班的哥哥和妹夫。我不习惯盘
腿，本打算斜靠在炕沿边上随意吃点也就
算了，可桂花嫂执意要我上炕。我只好脱了
鞋，盘腿坐到里面，坐上后马上就后悔了，
脚不知道往哪里伸，腰背好像也直不起来，
感觉分外局促。再看旁边的桂叶，倒是比我
自然多了。大家见我不怎么动筷子，时不时

劝我吃，这个给我夹点蘑菇，那个给夹块鸡肉。两只方
桌子并排拼成的长条桌上，摆满了各种各样的肉和菜。
男客们都会喝酒，客套话也多，你敬一杯，他敬一杯。他
们喝酒敬酒的时候，我俩没少吃，觉得时候差不多了，
我就拉桂叶下了地。我的那个学生看见了，匆忙跑进厨
房，不一会儿，桂花嫂出来了，“两位老师可不能走，菜
还没上齐呢。”我说：“已经吃好了，你快招呼别人吧。”
桂花嫂说：“这可不行，有道菜您肯定没吃过，您说啥也
得尝尝我的手艺。”这时，我的那个学生也着了急，拉住
我的手说：“老师，您再少吃点儿。”我们相互笑了笑，只
得重又返回席上。

那盘菜便是水晶饼。菜一端上来我就给吸引住
了，一块块椭圆形的薄片，泛着白瓷般的光泽，佐以红
的肉片、黑的木耳、绿的尖椒丝，看着都叫人流口水。
轻轻夹起一片，送进嘴里，清纯、滑溜、顺畅、肥而不
腻。真是美味，但实在吃不出是用什么做的。桂花嫂
的儿子站在地上，仰着头问：“老师，好吃吗？”我点了点
头，“好吃，太好吃了。”我刚说要喂他一块时，他早就笑
着跑开了。

桂叶告诉我，水晶饼是用山药蛋和山药粉做的。做
时先将山药蛋焖熟，去皮后擦碎，为了擦得细腻，最好
擦两次。之后和上山药粉，使劲揉搓，揉好后捏成大小
薄厚均匀的饼子，上锅蒸，蒸熟后晾冷，再切成薄片，便
是“水晶饼”了。这种食物最好的吃法就是佐以炒肉片，
既能当主食，又可入菜。

因为对水晶饼印象深刻，我就想学着做，怎么也
做不出那种晶莹剔透的样子。请桂花嫂指点，她说，
做水晶饼最讲究力道，得用劲搓，时间越长，蒸出来
的饼也就越筋。后来，桂花嫂在家里做了几次，特意
送到了学校。

那年冬天，我生了病，竟有好几位大嫂送来了水晶
饼。那段日子，我和桂叶几乎天天吃水晶饼，一点不觉
得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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丫丫还不满两周岁，为它作传未免太
早。野生乌鸦寿命一般是13年，豢养乌鸦一
般20年，两岁只是它生命的开头，它的生命
途程还长着呢。不过丫丫可是个例外的尤
物，十几个月的经历，却是坎坎坷坷，几经
劫难，有两次还在生死之间。为它作传，原
因就在于此。

2013年6月14日上午，阳光高照，预示今
日高温。年轻编辑小王听说大院马路边上的花
丛里，有只小鸟在地上挣扎。家里曾有养鸟善
举的小王和妈妈，于是前往寻找。果然见一雏
鸟在挣扎，母女见状，顿生救治之心。马上把它
抱回家，全力救治，精心护理。小王母亲给它喂
食，把火腿肠、花卷等物，用嘴嚼烂，送到它的
嘴里，如哺初生婴儿。这一天，对这小鸟来说，
真是悲喜交加，降生是喜，险些摔死是悲，被人
救起又是喜。

看出来了，它是乌鸦幼仔，于是给它起名
“丫丫”。吃得好，长得也快，不到两个月，就出
落得像模像样，一身乌黑的羽毛，后背和两翅
底下各长一根白羽毛，如同姑娘嘴角长了两个
酒窝，格外招人喜欢。这段时间，它开始寻找
自由，飞出家里阳台，到楼下那几棵槐树上玩
耍，并渐渐夜不归宿，乐于通宵栖息在树枝上。

3个月后，它得寸进尺。8月23日处暑那
天，它居然越过家属区，飞到报社大院的金台园里，并从此天天成了习
惯行为。我们一群群健身的人，每天早上六七点钟，到这里打拳做操舞
剑。它也在此时飞到我们中间，在我们身边跳来跳去，有时停在你脚
上，啄你的鞋带，或掀开你的裤脚管，啄你的袜子……渐渐有人拿食物
讨好它，水果、甜点、巧克力，甚至奶酪。它不惧生人，四周围着人，它独
居中间，从容吃食。一边吃，一边昂首晃脑，显出得意状。

有时，它吃饱了，就把一块巧克力或一块奶酪叼走，飞到某处把它
藏起来。至于事后它是否重新把它找出来，没人跟踪过，也没人发现
过。它的小心眼有多少，没人研究过，不知属于什么等级。不过有科学
家做过评价，说它在鸟类智慧“排行榜”上名列第一，是鸟中状元。其后
依次是猎鹰、老鹰、啄木鸟和苍鹭。能够模仿人类讲话的鹦鹉，连前五
名都没能够进入。

常有四五人围成一圈踢毽子，丫丫却在中间蹦来蹦去，眼睛随着有
彩色羽毛的毽子滴溜溜转，一旦毽子落在它身边，就马上叼着飞向场地
边的亭子顶上，独自啄来啄去玩上了。人家在球场上打篮球，它也在场
上钻空子搞穿插，极像淘气包！见人家一双手套放在球场边上，它叼起
一只飞到篮球圈上，不肯还人家。直到人家把另一只扔上去，它想接
住，嘴一松，两只都掉地上——它的智商到底差一点。

丫丫的个性是“自来熟”，人家没有邀请，它居然敢进寻常百姓家。
有吃的就吃一点，没吃的玩玩就出来。你窗户没关，它就大摇大摆进去
做客。好几家人家，都见过这不速之客。办公重地它也不管：我丫丫进
去看看也不行啊，我又不认你们人类的文字！

12月某日，丫丫不到半岁，遭了一次人祸。一个年轻人和自己的
小儿子玩球，见丫丫在场地旁边，竟然用球摔它。丫丫真是可怜，没招
谁没惹谁，它的腿竟被摔伤，流出了鲜血。小王闻讯赶到金台园，把丫
丫抱回家。小王的母亲是极富善心的人，此时外出在天津，听到女儿在
电话里的诉说，心里难过得不行。

第二天早晨，丫丫带着伤，依旧来到金台园。我们都看到了，它腿
脚瘸了，站在栏杆上时，它用的只是一只脚。两天之后，小王母亲跟着
也来了。说到丫丫的伤，她只说了一句：“怎么能这样呢，它只是一只小
鸟呀！”我们看得出来，她内心很难过。过了若干天，丫丫伤好了。我们
似乎和它更加亲近了，几乎天天都念叨它：“丫丫来了吗？”

认真想来，它真的值得我们亲近。它从来就是善良之物，它的老祖
宗就是这样的品格，人类没有任何理由欺负它。它主要取食小型脊椎
动物，如蝗虫、蝼蛄、金龟甲以及蛾类幼虫之类，这都有益于农业。此
外，因为爱吃腐物和啄食农业垃圾，能消除动物尸体等对环境的污染，
又起着净化环境的作用。它还有一个可贵品格，就是终生一夫一妻，从
不朝秦暮楚，并且懂得反哺，即当它的父母年老不能找食时，它会给父
母喂食，极尽鸟子之孝。

小王的父亲树森，对它们的情感关系有过观察。丫丫被抱回家后，
10天之内都不会飞，那几天常听有大乌鸦在楼外“哇哇哇”地呼叫，他
猜是丫丫的父母。10天之后的某日，他们把丫丫送到楼前的一棵槐树
上，这时来了两只大乌鸦，站在最高的树顶上，俯瞰着丫丫的行动。将
近一个月，天天如此。如此执著，它们是丫丫的父母无疑。想必它们是
心怀愧疚——生下孩子却没有保护好它。丫丫会记恨他们吗？没有人
知道。倘有《后传》，想必会有所交代。

丫丫与人亲近的性格，有时也因捉摸不透人世间的冷暖而招祸，多
情反被无情恼的事件，突然降临到它身上。它的第三次劫难，就是因此
而起。时间过了一个年头，丫丫虽然依旧不满周岁，但多少应该成熟些
了，但是不，它以为处处杨梅一样花，人人都一样喜欢它。去年春天，它
又越过报社大院，飞到墙外的小学操场，学生们正在这里做课间操。它
飞落其间，又玩起啄鞋带的把戏，孩子们被逗得无心操练，操练的秩序
被搞乱了。学校领导马上命保安予以驱赶，它置之不理，保安于是实施
抓捕，并说要把它摔死。好在一位老年女工阻拦，说交给她处理吧。它
真算命大，又躲过了一劫。

但事情并没了结。主人家听学生说，丫丫被学校抓起来了。树森夫
妻闻讯赶到学校，要求归还丫丫。保安推说不知道，几经交涉无果。还是
小王有能耐，下午一下班就赶到学校，明说是学生提供的信息，学校知
道瞒不过，叫保安打电话给那位女工，要她把小鸟送回来，但要小王写
保证书，保证丫丫不再来学校“捣乱”，否则它的安全不保。一张保证字
据，换回了丫丫。这天晚上10点多，丫丫从双井那女工处回到自己家。

全家喜极而后忧，都犯难了：丫丫不能再出去了，让它成天在家又
怎么行？！它都野惯了，最近经常在金台园里过夜，在梧桐树上逍遥自
在，不叫它就好些天都不回家。忽然让它像关禁闭似的，还不把它憋
死？！“把它送走吧！”一个谁都不情愿的主意，竟让全家都接受了。

惟一的选择是动物园。树森去踩过一次点，见水禽岛上鸟类很多，
每天定点投食，待遇不错，他放心了。于是一天，朋友小张开着小车，丫
丫藏在纸箱里，全家3口护送。到了水禽岛，那里同类很多，丫丫飞出之
后，树森心里不舒服，自己先走了。原以为丫丫会兴高采烈，但不久它便
回到她们母女身边。见主人要走，丫丫咬住小王裤脚管不放。小王哭了。
小王妈把它的嘴扒开，并说明天还来看它，两人才得以脱身。

此后几乎整整一个月，已退休的树森两口子，天天坐地铁来看丫
丫。一天不来都放心不下。每次都带去吃的喝的，都成习惯了。越是
这样，就越是离不开。每天离开动物园，几乎都要躲着走。早上准时7
点15分到，下午到闭园时才走。清明节，树森一家外出扫墓，两天没去
动物园。再去时，丫丫始终不离左右，即便上树，眼睛也盯着他们。两
天没去，丫丫以为主人不要它了。这天傍晚他们要离开时，丫丫马上飞
到他们身边，咬着小王妈手指不放。这一咬，传递了丫丫的不舍之情。
小王妈心中无以名状，眨眼间几乎挥泪：“回家！咱们回家！”

告别了动物园，树森花了60元，买了一个铁丝笼子，大约一米见
方。一鸟独住，也算足够大了。与动物园相比，当然算委屈了。但人和
鸟都知道，这也是无奈之举。就在第6层楼的家里，一待就是一个半
月，养伤也是培养耐性（在动物园也曾被捉被打，羽毛多有脱落）。一米
见方的天地，毕竟是安全的。40多天平安无事，这里略而不叙。

丫丫满周岁时，一家人决定，让丫丫出来放放风。事先对它约法三
章：只能在楼前几棵槐树和柏树上玩，不许到别地方去，到时进笼子回
家。这天下午，笔者到那棵槐树和柏树下，目睹丫丫的种种情状，只见
它在树枝上跳来跳去，极为欢快，但不离这两三棵树。5点左右，小王
妈一声招呼：“下来，回家了！”它听懂了，稍作磨蹭，飞到笼子跟前，旋即
进了笼子门。

广阔天空与铁丝笼子之间，非此即彼，丫丫别无选择。几次劫难之
后，笼子成了它的最佳选择，那里衣食无忧，更有人间温情在。

未来时日悠悠，丫丫将会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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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得“可恨”的人
——悼吕雷 □陈世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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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质感■纪 念

最初接触吕雷是在1993年。那年8月，中国作协
组织了一批不同省份的作家沿河西走廊采风，吕雷和
我都在其中。那时候有几句话：北京人看所有外地人
都是草民，上海人看所有外地人都是阿乡，广东人看
所有外地人都是穷鬼。作为一个生活在“老少边穷”
地区的人，我对来自“改革开放前沿”、“先富起来”的广
东人怀着一种莫名的嫉妒和自卑，这偏见让我一开始极
力疏远他。但我很快就发现了自己的促狭。吕雷完全
没有我成见中的铜臭和优越感。相反，也许因为是惟一
的岭南人，在我们这群“北佬”中有一点落寞。嘉峪关
上，他主动邀我合影。塞外炽热的阳光下，年青的我们
笑得很傻。他一脸的淳朴，像个大孩子。

回家后我从资料上知道，生活在富裕地区的吕
雷，最富有的是写作。他的《海风轻轻吹》《火红的云
霞》连续获1980年、1982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中
篇、长篇、散文、报告文学、电影和电视文学剧本获
多种全国性奖项。在广东新时期作家中是继孔捷生、
陈国凯、杨干华之后最有代表性的作家。

我不是个善于交际的人，甘肃别后我们疏于音
问。偶尔听说吕雷在人前对我的某篇不足挂齿的小文
章多有褒奖，虚荣心颇满足。老婆是人家的好，文章
是自己的好嘛。

真正密切的交往从几年前开始。退休后，我投靠
了在广州安家立业的独生儿子。吕雷的热心给了我特
别的温暖：退休后他买了辆新车，把邓刚从大连邀来
开车，让刚来广东的我跟着他们在广东、海南兜了将
近一个月；之后，怕我寂寞，他不时领上我去打朋友
的秋风，唐栋、李兰妮、张梅的饭局吃了一遍又一
遍。我很不好意思，说要做一次东，他立刻制止：不
必，你是客人；看我拿着低水准的工资在高消费的广
州过日子，他积极给我揽赚“外快”的活——讲课、
作序、给企业写传；又一趟趟找官员、一遍遍写报
告，张罗工作室之类，以使我能有一种体面的方式融
入当地的文化圈子……

做所有这一切的时候，他是那么认真而执著。不
论我怎样声明一向与世无争，惟喜清净，恳请他别劳
神费力，别打扰公务私务繁忙的官员，别担心我会饿
死在广东街头，他一句也听不进去，只管我行我素。

吕雷对人的好并非自我始。邓刚不止一次与我说

起他在中国作协文讲所第八期的同班同学吕雷，感慨
万千。说吕雷怎样受一位并无深交的西北作家委托，
去救助这位作家偶然洗脚认识的一个女孩，一而再、
再而三地几乎是大海捞针一样在一片蜂巢般的城中村
出租屋里寻到这个完全与己无关的女孩；说吕雷怎样
被一位朋友欺骗，而这朋友一旦陷于危难，他依旧疲
于奔命、四处求人救之于水火；说吕雷辛辛苦苦跑来
港商赞助让单位在闹市中心买下了建办公和宿舍用房
的地皮，房建好了，却没有他什么事，依旧同老父挤
在上世纪50年代的福利房里；说吕雷受委托邀请名家
做宣传，有的并不怎么名的名家吃了喝了稿费拿了，
末了说“我来就是对你们的支持，文章我是不写的”，
主办方心里不爽，吕雷自然最尴尬，但是下次组织这
类活动，他还会邀请这名家；说吕雷帮助过的有些人
后来恰恰伤害他最深，但吕雷却从不记仇，更不接受
教训……说这些的时候，邓刚每次都脸红脖子粗，连
作恨声，咬牙切齿：简直就是不可理喻，简直就是好
得可恨！

吕雷的认真执著，有性格的原因，更基于他品质
的纯粹。跟他交往这么多年，无论公开还是私下的场
合，从来没有听他说过任何人的不是。像我这样情趣
低俗的人开玩笑过了头，他最多说一声“也不知道难
为情”就算重话了。他有极好的家庭教养。父亲刚进
城时就是一个城市的主要领导，一生从不向国家伸
手。退休了，惟一参加一次老干部出国游，去了一趟
法国，一个人在巴黎公社墙前，右手握拳，高举过
头，唱完“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就回到宾馆
等待返程回国。吕雷几乎是他父亲的翻版。某年在重
庆开会，休息期间别人都到处游逛，吕雷照父亲的嘱
咐独自去了歌乐山，到父亲几位老战友的墓地献花。
在中国作协开会，听他发言，就像听报上的社论，义
正词严。那次与邓刚三人行，在大学谈文学，邓刚是
一贯的妙语连珠，我因为写作乏善可陈，只能拿我仰
慕的名作家的轶事搪塞，吕雷则从怀里拿出一大沓早
已准备好的讲稿，脊梁挺直，目光如炬，不时拍案，
声调铿锵：“作为一个作家，如果我们不拿起笔把这个
时代的历史形象地记录下来，那我们恐怕很难对得起
作家这个称号”，“在我看来，文学仍然要给读者以希
望，点燃他们心中的梦想，促使读者上进，这是作为

一个文学家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云云，让包括我和
邓刚在内的满座听得一愣一愣的。去年，参加完陈国
凯的葬礼回家不久，吕雷突发脑溢血，好不容易抢救
过来，刚能在夫人的陪伴下步行，记忆和语言能力尚
未完全恢复，听到张贤亮去世的消息，他不顾“静养
期间禁止脑力活动”的医嘱，执意写悼念文章；之后
接到中国作协召开主席团扩大会的通知，又执意让夫
人护送他赴京开会，不能坐飞机就改乘高铁。对我的
仅仅因为家务就请假，他颇为遗憾。他去京的第二
天，我给会上的刘兆林去电话，得知他不但安然参会
而且担任小组召集人平平安安地主持了讨论，一颗悬
着的心方才落定。

今年元旦一早，我给他家去电话问候新年好，接
电话的是他夫人，我做梦也没有想到，10天前，他再
度爆发脑溢血，送进抢救室就一直昏迷不醒。医院不
许探视，只能在监控视频中看10分钟，我想大难不死
必有后福，吕雷上次已经跟死神打过一回照面了，这
次也一定能缓过来，打算过两天去见清醒的他，听他
再次摆脱死神的结结巴巴但一定不无快慰、甚至有些
得意的声音。他是那么热爱生活，有一次听我说懒得
回江西参加体检，他盯住我，正色说，为什么不去？
多活几年不好吗？他的生命是那么顽强：有名有姓的
人物，多达上百人，从“黑道”到“白道”，从境内到
境外，从官商到民企，从太平洋此岸到彼岸，从股市
到楼市，从商场到官场，从中央到地方，从京官到村
官，全方位展现了珠三角地区创业的艰辛和创业者的
辛酸苦辣与喜悦的他的扛鼎之作《大江沉重》刚开了
个头，他就病倒了。在心脏上装配了两个钛合金制作
的人工瓣膜，安静时听着闹钟一样的响声，他又投入
了写作。这部调动了几乎所有生活积累的长篇小说出
版，被评界指为同类题材中的突破性之作，是广东近
年来长篇小说取得的最好成绩。接下来，一部探索广
东百年风雨、崛起为改革开放一方热土的政论著作

《梦寻国运》写出了几十万字；一部反映粤港澳经济合
作历程的长篇《钻石走廊》完成提纲；反映水上人家
百年变迁的长篇《疍家大江》也纳入写作计划……

元月2号上午11点，忽然接到吕雷女儿吕丹的短
信：“我父亲吕雷因脑出血，并发其他器官衰竭，昨晚
8点10分走了。因为一直昏迷，整个抢救过程他没遭
太多罪，走得很安详。父亲一直以来都很珍惜您的情
谊。万望珍重！”

善良、真诚、端正、严肃、乐观、进取，这就是
吕雷。

这样一个人永远地走了，除了留下多部鸿篇巨制
的提纲和开篇文字，给他善待过的人留下了永远的怅
惘，给伤害过他但良知尚存的人留下了永远的愧疚。

好人吕雷，好得“可恨”的吕雷，一路走好。挽
幛一联为兄送行：

海风轻轻人远去 云霞霭霭魂犹存


